閒 談 麻 將 趣 事

--- 孫鐵程 ---

  有幸於今生，我大哥師範大學張文彬教授的關係，與丘公尚堯先生結識而成忘年之交，淵源於共同的休閒活動，偶而相聚，喝喝小酒，打打小牌，娛樂性絕對超過賭博性，輸贏置之度外，每人談及麻將趣事，共同欣賞回味，其樂無窮。

  非常敬佩丘公百忙之中，為印尼同窗，編輯心連心的物刊，好一份精神食糧，更感謝他寄給

我這個小老弟分享。好幾個月前，丘公吩咐:回憶往日打牌的歲月，提出幾則趣味的事蹟，藉著溫暖的這份刊物一小角落，粗筆表露，野人獻曝，恭請大家笑閱。

  好像是三十年前，一般社會眷村都推行克難運動，不只警察抓衛生麻將，憲兵也開著白色吉

普車往眷村抓賭，還會引來眷村小孩追著吉普車喊:「憲兵來了，憲兵來了l」

  當時有一位仁人君子大聲疾呼，為甚麼准打橋牌而禁止打麻將?撲克牌玩法公然上報，麻將打法卻係傷風敗俗一樣不敢張揚。最有意思的是仿照青年守則走了十二條麻將守則，最膾炙人

口:一、衛生麻將旨在遊戲，不得有抽頭聚賭之行為。二、筆記輸贏旨在勝負，不得有傷根動

之行為。三、圈數先訂旨在消遣，不得有熬夜傷神之行為。四、宣佈規則四人同意，不得有事後爭執之行為。五、砌牌要快旨在益智，不得有記牌暗砌之行為。六、快碰慢吃言出法隨，不得有誘敵坑陷之行為。七、落地生根見光就死，不得有反覆無常之行為。八、輕模慢放注重風度，不得有摔牌砸桌之行為。九、敦厚牌品崇尚友誼，不得有咬牙切齒之行為。十、先模後打出張要快，不得有久思長者之行為。十一、四圈一周聚精會神，不得有頻入廁所之行為。十二、

主張自訂觀牌不語，不得有場外商榷之行為。

   這些年來，筆者奉為打牌「座右銘」，嚴以律己，寬以待人，筆者玩的是十三張，以軍公教退休人員為主，番數要夠才能胡牌，不像是十六張打法，亂吃亂胡。十三張確有意思，可是後繼無人，這樣美好的藝術，中國的國粹可能失傳。打十三張的人算是稀有動物，筆者算是年輕的也已經六十有二，四個人的聚會經常都是在二百一十歲上下。珍惜牌緣，根本不敢想哪一天十三張牌搭子湊不上了。

  回想起老友的趣事，歷歷在目，提起禿筆略述一、二，毫無批評之意，人本無盡善盡美者，

有機會打牌亦然，一笑置之。  民國六十一年，執起教鞭才二年，有機會經幾位老師推荐接任宜蘭縣立員山國中訓導主任，剛滿二十六歲，又剛剛當爸爸，最重要的是麻將會友打開了社會的交際圈，交了好多朋友，包括長輩、長官、老師、同僚及工作伙伴，藉著牌敘獲得不少工作上的助力，也練達了待人接物的基本道理，麻將哲學啟發人生價值觀，真是不可名狀。

  宜蘭市有一位國中校長已退休多年，筆者高中時期的老師，後來是革命實踐研究院黨政班的

同學，也是親密牌友。二十多年以前在一個冷風刺骨的冬天，打一場牌就輸一場，但是牌品一

流，風度尤佳，繼續奮戰;一個週末好不容易第一把牌胡了清一色雙龍抱，好久好久沒揚眉吐氣了，每家640元，1920元到手，「鐵程呀，明天禮拜天有沒有空?沒事可以再陪一場。」學生立刻回答，沒問題。明天下午兩點鐘原班人馬健康十二圈。說也奇怪，那一把大牌以後，一直沒甚胡牌直到結束，結局倒輸3000多元，筆者問老師:「報告校長，明天準時恭候大駕?」獲得標準答案是:「一點興趣都沒有!」

   羅東地區有一位國中教務主任楊大昌，機緣湊巧，在開國民教育研討會時的場合，經朋友的介紹認識，一拍即合，談起麻將經，打法相同，立刻約好週末相會，地點也在筆者家裡。楊主任騎著80c．c的老爺摩托車，引擎聲幾可震天，十六圈打完已是深夜，告知他返家往羅東的路程，先右轉冉左轉再右轉通過火車平交道冉左轉一直走就是省道到羅東，沒想到這位老兄卻右轉再右轉，緊接著該右轉時他卻又左轉，往相反的方向奔去，速度又快，二十分鐘左右，居然聽到海濤聲，原來已到了壯圍海邊，再回頭找對路時，天已經快完了才回到家。

  沒過多久，奉調縣政府教育局督學，這下子上班自由，轄區六、七十所中小學來回視察，寒

暑假更是方城之約不斷，突然之間若有所省悟地跟筆者說:「老弟，人家說我們哥兒倆打牌太

多，你是訓導主任，我是督學，不太好，真要節制一下，不要貪戀美景而耽誤人生的航程，前途要緊，一定要休息一陣子不打牌，看看書充實自己。」我問楊兄:「大哥說得有道理，敢問，要休息多久呢?」楊督學思考了一會兒，「半年吧。」我說:「當然應該。」結果，天一亮，才

過半天，電話鈴聲響了:「鐵程，我在打牌。」此君後來派至台東當校長，現在不知人在何處?

  懷念的傅主任，已過世十幾年了，他喜好麻將的程度，應該在天國也是天天作方城之戰。話

說七十年代擁有中古小轎車代步的筆者，經常扮演麻將專車司機，接送牌友，傅主任夫人是家事老師，有約定在先，第二天要上班，晚上十一點前返家，否則以後不准打牌。筆者答應大嫂一定照辦。有一次，傅主任一家烤肉三家香，也就是一個人輸給三家，那天晚上就是一把牌打錯了，手氣背到底，我永遠記得那把牌是大三元，碰「紅中」碰「白皮」，這個時候是包「發財」，誰都不敢打，沒想到他是老煙槍，左手伸向左邊煙灰缸揮煙灰，眼睛也看煙灰缸，右手隨即摸牌，自認為是老麻將，觸覺萬無一失，把「西風」很乾脆打了出去，落地生根，我的天呀!大三元對對胡自摸打掉。過了一圈，他說誰打「發財」，我們說是一個「豬」打的，哈哈I不輸錢才怪哩!吵著要繼續加四圈，一看時間，這場麻將打完準超過十二點，怎麼向夫人交待。山人自有妙法，叫筆者不要管，原來如此，曲終人散，叫筆者打電話給附近的盧教官著好軍裝一起開車回頭城家，光明正大按電鈴叫大嫂開門，筆者真不知道怎麼面對?嘿!嘿!傅主任面不改色，嚴肅地對太太講:學生出事了，妳看教官都來了，快弄點宵夜給孫主任和盧教官，賢慧的大嫂煮了三碗麵，打了三個蛋，還客氣地說:「你們辛苦了。」好不自然，第二天我告訴傅主任下不為例。

  最近透過牌友吳媽媽的領路，到羅東一處美麗的農舍打牌，認識一位新牌友，羅東某高中退

休的王老----山東老鄉，八十有幾了，心臟還裝了「心律調整器」，王老的人生觀真健康，食能求飽，衣能蔽體，住能求安，行能求便，一兒一女一枝花，打打小牌，喝喝小酒其樂融融，其夫人更是體貼，如果當天沒有牌局，就會消遣老公:「老爺，今天沒生意了!」喜好文學的王老，文筆極佳，一邊打牌一邊陶醉在詩詞中。有一次牌敘，適逢晚餐，幾道小菜頗合王老口味，喝了兩杯小酒，飯後繼續玩牌，高興舒服之餘，「三星白蘭地，五月黃梅天」對得真好，「苟杞樹上狗騎樹，雞冠花下雞觀花」，一不小心，抓了「東風」，胡了十三老頭，全壘打，八方風雲會中州，一筒一對，一條，一萬，九筒，九條，九萬，中，發，白，西，南，北，就缺「東風」，各路英雄全到，王老哈哈一笑，大意失荊州。

  筆者有一位好太太，她從不反對我以牌會友，熱心接待吾等同好，十三年前從省立宜蘭高

商退休，天涯海角夫唱婦隨，各地旅遊再譜美麗的生活樂章。今天告訴大家一個小秘密:二十幾年前的一個端午節，前一天晚上，我到王老校長家打牌，太太特別吩咐要早一點回來，因為過節，一大早要陪她到市場採買，孩子喜歡吃肉棕子，還好贏了一點錢，時間是凌晨雨點，下了樓，門外的鞋子被狗咬走了一隻，這下完了，校長說只要打到天亮才能在院子裡找到。再上樓，天亮了，錢也輸光了，還跟王校長借了幾百塊錢，鞋子是找到了，真想把王校長養的狗宰掉，真是人算不如天算，一大早到南館市場買了一大堆菜再加上一串肉粽子，回到家裡，厚著臉皮，笑在嘴上，苦在心裡說:「不好意思，贏錢不好先回來，奉上端午節的戰利品!
